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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岛亦称铜山岛, 扼台湾海峡西侧南口, 当闽粤交界海上要冲,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太祖为
防御倭寇骚扰, 派周德兴整顿福建海防, 于洪武二十年兴建铜山所城, 设铜山水寨, 铜山于是成为东
南滨海重镇。铜山岛在作为海防军事要塞的同时, 出海兴贩贸易也日趋兴旺发达。嘉靖年间, 随着
东南沿海海上私人商业资本的崛起, 浙闽粤沿海出现了一批私商云集的走私港。“福建遂通番舶, 其
贼多谙水道, 操舟善斗, 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 龙溪, 海沧, 月港; 泉之晋江有安海; 福鼎有
桐山; 各海澳僻, 贼之窝向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②”在闽南, 有一个不让泉属晋江安海、漳属海
澄月港, 闻名遐迩的诏安梅岭港。“漳泉地方, 如龙溪之五澳, 诏安之梅岭, 晋江之安海, 诚为奸盗渊
薮。③”“中丞阮鹗率丘讨倭, 倭走南澳, 乱民从倭者, 集梅岭, 且万家④”。狭义的梅岭指诏安湾西北
岸地方, 在诏安县悬钟山北面, 从凤山大围逶迤而出,“离县二十里, 离悬钟十里许, 即旧志安边馆濒
海之地, 漳之洋舶先实发于此⑤”。诏安位于福建省最南端, 与广东接壤负山面海, 海面与东山、南澳
二岛联接成一天然港湾, 是为诏安湾。东山县乃于 1916 年由漳浦、诏安二县析置, 在此之前, 铜山岛
曾先后隶属漳浦诏安。南澳于 1916 年独立置县前, 亦有一半隶属诏安。广义的梅岭港则是包括铜
山、南澳二岛在内的诏安湾沿岸地方的统称。梅岭港海岸线蜿蜒曲折, 水深洋阔, 长年不冻, 多避风
良港, 向为“闽粤之外户”,“先是发舶在南唐之梅岭。后以盗贼梗阻, 改道海澄。⑥”“安边馆, 在四都
之梅岭, 濒海有公馆, 后废。漳之洋舶, 其先实发于此, 后以其地屡为倭寇所凭, 发船移于海澄。⑦”优
越的地理环境, 使梅岭港早在月港兴起之前就已成为闽南粤东的外贸口岸, 历来是东西洋海上私商
的中继站。不仅是中国海商活动的中心, 而且也是国际海盗商人的据点⑧。“漳州诏安五都走马溪,
两山如门, 四时风不为患, 去县及各水寨颇远, 接济者夕旦往来无所忌避, 诚天与猾贼一逋薮也。⑨”
“三四月东南风汛, 番船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 南澳云盖寺, 走马溪, 乃番船始发之处, 惯徒交接之所
也。βκ”“走马溪, 在五都, 距悬钟、梅岭俱二十里, 其地要害。βλ”“走马溪, 在五都海滨, 内有东澳, 亦
呼贼澳, 为海口藏风之处, 凡寇船往来, 俱泊于此。βµ”走马溪在东山岛, 东澳应即今东山县陈城镇宫
前湾, 是古梅岭港港群的重要口岸之一。走马溪宫前湾是梅岭港东面的深水澳兜, 溪口宽阔, 群山拥
簇, 古炉山几立溪之北, 大帽山为东隅屏障, 凤门山、孤面山巍然挺立于溪南畔上, 西屿岛威镇溪口
广袤的海中。从大帽山流下泻的走马溪, 分出二股支流, 一抵宫前平海澳口, 一抵岐下大山北麓β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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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山老、许西池、张维及二十四将、二十八宿等通倭巨寇常于走马溪、旧浯屿住舡, 月港出货βο。“诸
番自彭享而上者可数十日程, 水米俱竭, 必泊此储备而后去日本; 自宁波而下者, 亦可数十日程, 其
须泊而取备亦如之, 故此澳乃海寇必经之处。βπ”走马溪上游的宫前湾和下游南畔的岐下一带都是
私商出没之区、出海兴贩的口岸要津。因此, 宫前和岐下分别建有天后宫和保生大帝庙, 供往来海商
船户抽签问药, 庇佑他们的海上商业活动βθ。走马溪出海口建有天后宫, 遂以名村、名湾, 称之为“宫
前”, 这显然是走马溪宫前湾一带海上贸易兴盛的实证。嘉靖二十八年, 朱纨指挥了著名的走马溪之






罔不坚利, 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 遍买人心, 而财用不匮乏者, 以有通洋之利也。本 (清)朝严
禁通洋, 片板不得入海; 而商贾垄断, 厚赂守口官兵, 潜通郑氏, 以达厦门, 然后通贩各国。凡中国各
货, 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 惟郑氏独操之, 财用益饶。βτ ”郑氏分设海陆两路五商十行, 仁
义礼智信“五常商行”设于厦门及附近诸港澳, 集各地外贸货物贩运海外。其中除了厦门、金门、安
海、沙埕诸港, 也包括闽粤交界的梅岭港铜山、走马溪宫前湾和南澳、潮阳等清军鞭长莫及之地。





山县志》记载, 山口乡大路口村有石碑题曰:“往东京大路”, 村因此得名χκ。据勘查考证, 在福建东南
沿海, 北起湄洲湾南畔, 南至东山湾北岸, 大约有近 20 方“东京大路”、“往东京大路”的石碑或石刻,
















“东山设关收税, 始于前清咸丰间, 原系征收内地常税。χπ”康熙二十三年, 施琅奏设闽海关, 管
理海洋贸易事宜。《厦门志》附载闽海关通省税口中可见铜山, 位于南台、厦门、泉州、涵江、安海之
后, 为闽省六大税口之一。“乾隆七年, 复准闽海关之南山边一口免其征税, 只留巡哨稽查。其客商
于铜山自报不实不尽之货, 统归石码口秤验, 照例征收。χθ”可知铜山设关收税并非始于咸丰年间,
而在乾隆之前, 应是康熙二十三年厦门设立海关之后的事。所征收的是海洋贸易税, 即海关税, 而非
内地常税。铜山设关征税, 标志从海防重镇向商贸要津、从非法走私港向合法商港转化, 铜山对台通
商贸易从走私兴贩转向官方许可的合法渠道。特别是乾隆中叶废除不准祖国大陆人民渡台及商贸
上的一些禁令, 使铜山对台通商贸易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嘉庆以后, 铜山千帆云集, 舻舳满
湾, 商船频繁往返海峡两岸之间。同治元年、二年, 外籍税务司管理下的闽海新关和厦门新关相继设
立, 原闽海关监督所辖系统改称常关, 以管理民船 (中国旧式木帆船) 贸易为主, 区别于管理轮船贸
易的新关。对台民船贸易就是铜山常税总局的主要监管对象之一。同治九年, 捐款重修铜山铜陵关
帝庙碑记载有台湾安平、沪尾、鹿港、澎湖等地 40 多位军、政、商、渔、航各界人士, 仅来往于铜山、台
湾之间的台湾船户就有几十家χρ。清季铜山对台通商贸易关系之密切, 由此可见一斑。
鸦片战争后, 凡非通商口岸均称内地。根据《辛丑和约》, 海关兼管了通商口岸 50 里内常关。通
商口岸 50 里外的铜山与沙埕、涵江、泉州并称闽省四大常关, 铜山常税总局是厦门以南唯一的常关
总关, 下辖诏安宫口、漳浦旧镇和云霄等 3 个分关。铜山常税总局每年所征税款从咸丰年间的 3000
两增加到民国初年的 5000 大洋χσ , 铜山经济地位不断提高。民初东山建县设治就是东山渔航商贸
海洋经济发达的必然结果, 也是对台通商贸易发达的反映。反过来, 又促进了对台通商贸易的兴盛
发展。1924 年, 东山商航界首次向台湾租用“晴荣丸”、“中兴丸”等电汽船, 取代木帆船运载客货, 航
行台湾航线χτ。穿梭于海峡两岸之间的电汽船、民船如过江之鲫。30 年代初, 往返于台湾、东山之间
的民船, 每月报关进出港达 200 余艘次, 平均每日 6、7 艘次。东山对台民船贸易和转口贸易十分兴
隆, 许多鲜鱼、鲜果等鲜货大量进出δκ。随着对台通商贸易的发展, 东山商民频繁往返海峡两岸, 移
居澎湖、基隆、高雄等地日益增多, 东山商民崇奉的商业神关帝随之播迁台澎各地。1933 年, 移居台
澎的东山乡亲筹措资金, 筹建澎湖马公关帝庙, 董事长是高雄“公城船头行”主人、东山西村人林成







山岛南有诏安湾, 北有东山湾,“四面环海, 沿岸随处皆有良港”, 共有东山港、后澳、南门澳、西门澳、
佛堂澳 (俗作白堂澳)、铜钵港、亲营湾、宫前湾、港口港、布袋澳δµ。诏安“宫口海面颇阔, 不能蔽风,
巨浪鼓荡, 船摇不定。⋯⋯宫口风涛险恶, 摇撼不安, 非良港也。δν”宫前口较宫口为优, 然“其澳狭广





门一带。”西门澳, 在城西, 为澳雅头澳与西门兜之总称。澳雅头澳, 潮涨时水高可达九　至十三　,
有石堤一弯环抱于澳外, 内藏舟可百艘, 一避风之良澳也。靠岸有码头, 旅客货物多由此起落。δθ”民
国初期, 民船抵达东山, 必须遵照铜山常税总局指定的区域, 停泊于距西门澳不上百米的东山港石
堤内港δρ。“东山港, 旧作铜山港, 在县治东北。古雷半岛突出海面, 与本岛东西夹峙, 形成拱抱。入
塔屿之大、小门, 即为东山港口。δσ”1934 年 7 月 1 日, 为防范来自台湾、澎湖的民船走私而设立的




南京国民政府于 1929 年 2 月 1 日实行关税自主, 实施“国定税则”, 相应取消常关、厘金。1931








口, 如纺织品、海产品、火柴等。大量日本过剩产品倾销闽粤沿海地区。东山孤悬海中, 地近台澎, 位




政军警渔航商贸各界趋之若鹜, 直接间接卷入其中。“走私民船成群结队, 往往有 20 艘左右, 川走台
湾海峡两岸。”不少渔船利用不必向海关报关之便, 纷纷加入海上走私队伍。据厦门海关档案不完全
统计, 东山分卡曾经缉获日台走私电汽船 5 艘、中方走私船 10 余艘、银元近 2 万枚和价值数十万元
的白糖、火柴等走私物品εν。直至“七七事变”后, 日本海军将澎湖马公港辟为军港, 台湾海峡海上走
私失去了一个最便利的中转站, 才渐趋沉寂。不久, 日军全面封锁中国沿海港口, 东山港航道也被布
雷封锁。日寇并将东山港的电汽船劫持、烧毁殆尽, 对台交通贸易断绝。
抗战胜利后, 东山殷商富户迅速建造“利东”、“有福”、“建成”等电汽轮船, 还组织商渔联营, 改
渔船为商船 40 多艘, 川走台湾、澎湖一线, 运去竹器、瓷器、生猪、中药、烟丝、鱼干、咸鱼、葱、蒜、鱼
网和花生油等土特产, 运回白糖、布匹、粮食、豆类、苎麻和肥料等。东山对台通商贸易进入繁花似锦
的时期, 两地商贸往来如织。著名老　陈哈目先后十多次受“元顺和号”老板雇佣, 载货入台, 结识澎
湖“合发”货栈老板波仔、耀仔和钦仔, 以及高雄“合成”货栈老板成仔、粟仔, 结下深交。东山船员王
生、陈芝仔、赖炎仔之子等人都常川航行东山与台澎之间。εο可惜昙花一现, 好景不长。解放前夕, 蒋
军以东山为据点, 负隅顾抗, 趁机拉　抓丁, 大肆劫掠, 刚刚恢复不久的东山航运业又遭破坏, 对台
通商商贸易再次中断。直至两岸关系解冻, 东山成为对台小额贸易的重要口岸, 东山籍台胞纷纷返
乡探亲, 投资经商, 人员往来、文化交流频繁。我们期盼东山凭借与台湾之间地理上和人文商贸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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